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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谁也没料到，便水战斗会打成这样。

敌军的火力越来越猛烈了。 步枪、机枪，还有迫击炮，

子弹、炮弹像狂风暴雨一样， 带着尖利的啸叫，铺天盖地

飞向红六军团的阵地。

炮火再猛烈，也不能把人打成缩头乌龟。 红十七师四

十七团参谋长朱世伯，偏偏不信邪，就是要顶着猛烈的炮

火观察敌军阵地动向，防止敌军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偷袭

进攻。

“参谋长———”通讯员张成伢惊叫着迅疾跃身，猛力一

拽，把在堑壕边探身瞭望的朱世伯扯入堑壕。

朱世伯哗啦一下滑进堑壕。 他下意识地伸手摸摸头，

那像一阵风似的力量，削走了头皮或头骨吗？ 至于把帽子

掀到哪去了，无所谓。他稍稍让心情平静平静，从堑壕里捡

起被弹片削飞的帽子，一看，居然被弹片削出了一个洞，掸

掸土，又戴在头上。 嘴角微微一撇，做出轻描淡写的样子，

说：“龟儿子，居然敢来太岁头上动土！”而后顺手拍了拍通

讯员张成伢的臂膀，“不错，小伢子，还多亏了你的神手呀，

要得，你进步了，敏捷了！ 不然，我就见马克思去了……”

张成伢俯过身去，掀开朱世伯头上的帽子，要看看他的头

是不是负伤了。

“别闹别闹，没事的，莫非你真的想我见马克思呀？ ”

张成伢收回手，嘟囔着：“你见不见马克思，是你的事，

我只怕红梅嫂见不到你了。 ”

二

红梅嫂，大名曾凤英，朱世伯的新婚妻子。

一九三五年十月，湖南桑植，红六军团医院。 溪边，一

位娇小文秀的女卫生员，挑着一大脚篮刚洗好的床单和绷

带，吃力地上着台阶，汗水在额头和脸颊上挂着，莹莹地晃

着从大樟树缝隙里透出的阳光。 她用绾着袖子的胳膊，在

额头与脸上抹了抹， 并没有停下来在树荫下休息的意思，

而是继续向医院走去，石板路上斜着长长的身影。

这一幕，恰好被朱世伯看了个正着，怔怔地，莫名其妙

地有些异样的心动。

年方二十的阳刚小伙，本能地想上去帮女卫生员挑一

挑，又觉得身不由己，扭头便对身边的张成伢吼道：“你傻

蛋呀，木杵杵地戳着，就不知过去帮帮她！ ”

朱世伯看着张世伢快步跑过去， 接过卫生员的挑担，

心里突然觉得坦然多了。 可是，却又不明白自己刚才为什

么对小伢子发这通无由头的心火。 其实，他也隐隐意识到

了，这难道就是男女爱意么？

也来过几次医院，却没有见到过这姑娘。 自从红四分

校毕业，奉命在四十六团二营任营长，因二营兼任了军团

医院的保卫任务，于是也不时到连队查岗，到医院走走看

看。毕竟只是担负保卫任务，那查岗也就多在医院外面，当

然也就少有接触医院的医生护士卫生员。

张成伢把担子挑到医院院子里，又帮着卫生员晾晒好

被单和绷带。 女卫生员谢过张成伢，又微笑着对也慢慢走

过来的朱世伯谢道：“谢谢首长！ ”

看到女卫生员如荷似梅的面容，朱世伯禁不住心怦怦

跳起来，一时竟忘了一声回谢。张成伢赶忙说：“营长，人家

卫生员谢谢你呢。 ”

“哦哦，不用谢不用谢，应当的应当的……”朱世伯有

些局促。

不单说朱世伯一下失魂走神，此时的女卫生员也刹那

间一脸红晕。 二八妙龄的她，也被眼前英俊阳刚的年轻首

长惊了芳心。她悄悄扭头，故意仰望偏西的太阳，让人觉察

不到那脸上热热的羞红。

如果说， 情窦初开和一见钟情能够机缘巧遇的话，那

用来形容二人此时的情状，是再恰当不过了。

“呃，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呀？ ”

“我嘛，我嘛，”她低着头，用手指绞着衣角，“曾，曾凤

英……”

“哦，好听，好听，这名字好听！ ”朱世伯立即语无伦次

说道。

张成伢一旁什么都看得明明白白，笑道：“营长，你光

说好听好听，倒是什么好听呀，她叫什么名字呀？ ”

“叫，叫……”朱世伯茫然地看看他，又看看曾凤英，讪

笑道：“叫，叫郑，郑……”

“不是郑，是曾，曾凤英。 ”她一边说一边将身子扭过

去，背对着朱世伯。

“哈哈，记不住，那你用笔记下，不就记住了吗？ ”张成

伢逗趣道。

“去，一边去！ ”朱世伯故意虎着脸说道。

张成伢嬉笑着伸手向营长的上衣口袋取钢笔。 不料，

一拉扯，从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东西来，不偏不倚正好滚

在了曾凤英脚边。

曾凤英弯腰捡起来，看是一只荷包，一只绣着梅花却

又没有织绣完成的荷包。梅花，她心一颤，本能地在心里念

了一声梅，因为自己的乳名，就叫红梅。 可转瞬之间，她的

手就有些发抖。绣花荷包，这是姑娘家的闺中之物，是待字

闺中的姑娘家一针一线绣给意中情郎的定情信物。 这荷

包，定情信物？她心一咯噔，手一颤，仿佛被火烫了似的，荷

包一下又掉在地上。

猛然间，她撒腿就朝医院大门跑去。

朱世伯和张成伢都怔了，傻傻地看着曾凤英飞跑的背

影。

张成伢好生纳闷。 曾凤英为什么突然莫名其妙的跑

了。

朱世伯心里却明明白白。 他收回目光，从张成伢手里

接过荷包，默默地装进上衣口袋，无精打采地往回走。

晚饭也吃不香。月光从窗棂照进来，冷白冷的，有些秋

的寒意，心里仍旧烦闷如着火，燎得人心烦意乱，想睡也睡

不着，辗转都是曾凤英的身影。

连续几日郁闷，不料惊动了团长覃国翰。

“是不是爱上医院的一个小姑娘了？ ” 覃国翰团长单刀直

入，“一个营都能炼得成钢成铁，十个山头都攻得下，却在

一个爱的小土堡上，吃了败仗？ 说吧，怎么回事？ ”

“团长，你怎么知道的？”朱世伯有些惊异，难道自己这

几天的情绪影响这样大？ 居然连团长都知道了，他难免有

些愧意。

“我们红军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要谈婚论嫁，但

当前是部队士气当紧。 眼下，国民党重兵围攻我二、六军

团，大兵压境，势欲对我一举而歼之。 当此，我们得众志成

城，拳头紧攥，痛击并歼灭来犯之敌！”覃团长挑挑灯芯，换

了换口气说，“说吧，荷包是怎么回事？人家小曾，小小的年

纪就参加革命，她可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哟。 ”

说到荷包，朱世伯欲言又止，他真不想把压在心底的

仇恨，又空空地挂在嘴边。既然团长点到了，他心中的怒火

呼地又燃烧起来，将两眼烧出刺眼的亮光。

他咬牙切齿地道出了原委。 他有个叫梅花的二姐，同

邻村一个小伙恋上了，绣了个梅花图案的荷包，打算在庙

会相见时悄悄送给心上人。 可梅花还没绣好，村上的恶霸

便一再强迫姐姐嫁给他的傻儿子。 二姐不从，最后被逼得

投湖自尽。他与大哥趁月黑风高，一把火烧了恶霸的家院。

回到家，母亲就急得发疯似的让弟兄二人远远逃命，临走，

将这荷包塞在了他的手中。 三年多了，大哥在六军团担任

粮粖员，自己在二军团任营长，这一别，远在洪湖的父母和

小妹，音讯杳无，生死不明。

“嘭！”覃团长一掌拍在木桌上，油灯跳了跳，灯焰也闪

了闪。 “不杀尽天下的恶霸军阀，我们这红军就白当了！ ”

“所以，我和大哥一心跟定共产党，参加红军，为穷苦

人打天下，流血掉头，视死如归！ ”

“好样的！”覃团长高声道，顿了顿，又接着说，“荷包原

来是这样一回事，这个结，我帮你解；这个媒，我帮你做！ ”

他伸出手来握住朱世伯的手，“告诉你呀，我在住院时

可是接触了解小曾的哟，这样打着灯笼火把都难找的小姑

娘，你今后要是不好好待她，我可不会轻饶你的。 ”

“谢谢团长！ ”朱世伯顺势也握住团长的手，响亮地回

答。 他双脚“叭”地一并，将手举到额边，大声道：“敬礼！ ”

有覃团长做媒， 更有覃团长邀约军团医院院长撮合，

再加上梅花荷包的真相揭开，羞答答的曾凤英也就满心欢

喜地答应了。

从第一次相见到结婚，按传统婚俗，本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而对朱世伯和曾凤英两位红军官兵来说，短短不足

一个月，在一起面谈，也不过仅有的几次。 他们的结合，既

是彼此爱慕的心花绽放，也是共同信仰的锻铸升华。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朱世伯与曾凤英新婚大

礼。

覃团长通知几个营长和朱世伯的大哥， 一起来到团

部，庆贺二营长朱世伯与军团医院卫生员曾凤英新婚。

炊事班将几盆大锅菜和红米饭端了进来。覃团长让通

讯员给每个人的碗里装满水，他端起来，大声说道：“同志

们，为朱世伯与曾凤英喜结连理干杯！ ”

“干杯！ ”大家同声祝福。

“同志们，虽然我们今天没有酒，也没有鞭炮，但我们有坚

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我们一定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到时，我

们再用美酒和礼炮，来补办今天的婚礼！ ”

“胜利，美酒，补办婚礼……”同志们呼喊着，情绪热烈

而欢悦。

“蒋介石、陈诚、何健正组织兵力，疯狂的围剿我们，形

势险迫。你们听”覃团长仿佛听到了遥远山外的炮声一样，

“我们不妨就将它当作朱营长的新婚礼炮吧……”

洞房就更简单了。两根条凳，架两张门板，就是新婚花

床。

油灯闪着火苗，两人端坐在床边，静静地，谁也没有多

话。 平时开朗爽性的朱世伯，也拘谨得手足无措。

曾凤英怯怯地对朱世伯说：“哎， 把你的梅花荷包，给

我看看。 ”

“你看过的，还有什么看头？ ”

“有，那是梅花姐没有绣完的荷包。 ”自覃团长向她说

了荷包的事后，她也曾暗暗悲戚，两人同为梅花，就一定要

让荷包上的梅花红得完美。

她将事先准备好的红丝线取出来， 一针一针接着绣。

朱世伯小心翼翼地把盏油灯， 移近照着神情专注的妻子。

她敏感而清晰地嗅到了丈夫身体所散发的气息，心突然抑

制不住地加速跳动。

“哎呀———”一声轻吟，指尖渗出了血珠。

“怎么啦？ ”

“哦哦，没什么……”她顺手将指尖摁在梅花上，而后

伸手给丈夫看，“你看，没什么呀。 ”

朱世伯看到荷包上的浸血梅花， 忍不住叫道：“红梅，

血色红梅！ ”

“红梅？ ”她诧异地盯着丈夫，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小

名？ 你是叫我吗？ ”

“是，是的。 ”

“那你以后，就叫我红梅得了。 ”

“红梅。 ”朱世伯望着妻子清澈的双眸，一把将她揽入

怀中。

二人紧紧地拥抱着，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三

翌日晨。 天刚破晓，朱世伯便来到营部。

刚跨进门，就听到身后覃国翰团长在喊他。

“朱营长，昨夜没累趴吧，嘻嘻……”覃团长似乎想逗

逗趣，调笑一下，活跃活跃气氛，让近来一直紧绷的神经松

弛松弛，但是，实在是军情如山，就是调笑也调笑得沉沉重

重。 他接着说，“本来，想让你休几天假，没有蜜月，至少也

度一个蜜周吧，但蒋介石不让，他命陈诚督几路大军直逼

我二、六军团，形势危急，军团首长已决定转移，现就是让

你休，你自己也休不安心的。 这不，我也放心不下，先到你

这里来看看。 ”

“请团长放心，朱世伯不才，但对党对军团忠心耿耿，

唯你和军团首长的马首是瞻，指一不二。”朱世伯挺胸坚定

地说道。

“嗯，像个共产党员像个红军指挥员的样范！ ”覃团长

满意地拍拍朱世伯的肩膀。“据我们十六师周球保师长说，

部队在转移前要先行整编， 我可能去四十七团任团长，你

去任参谋长。如果真的整编，应该今天就下命令，三两天就

出发，你得作好准备。 ”

“是！ ”朱世伯又一个坚定的回答，“团长，会这样仓促

吗？ 不至于吧？ ”

覃国翰团长一脸严肃地点点头，“山雨欲来，黑云摧呀

……你现人在营里，知道的还不多，你到了团里就知道得

多了，当你到师里就会知道得更多，不要问了，好好准备

吧。现在已入冬季，一定要准备好过冬的物资，别在途中都

冻趴下了。 好，不多说了，我回团部去了。 ”

望着团长的背影，回想刚才那一番沉重的叮嘱，他预

感到即将扑面而来的风暴与险恶。中央红军被蒋介石逼出

苏区，现湘鄂川黔苏区也要待不住了。蒋介石欺人过甚，依

老子的鬼脾气，来一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他个天昏地

暗！他不怕，不怕伤，也不怕死，但却真的怕革命的火种，就

此被蒋介石、陈诚与何健的反动势力摧毁与扑灭了。 细一

想，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共产党既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

建立湘鄂川黔苏区，发展并壮大二、六军团，就一定能机智

地有效地周旋与抗衡敌人，将革命力量保存下来。

“营长你早！ 嘿嘿……”

正沉思中，忽听有人在叫。一看，是通讯员张成伢，“嘿

嘿什么？嬉皮笑脸的，一点没个军人的正形！”他将脸绷着，

故意做出严肃的样子，以免小伢子也提起自己新婚之夜的

事，盐咸醋酸的，好尴尬哟。 “去，立马通知连以上干部，到

营部开会。 ”

“是！ ”张成伢两腿一并，转身飞奔而出，但他还是扭回

头来，朝朱世伯做了个鬼脸。

果然如覃团长所说。 部队整编命令很快就下达了。

没想到命令来得这样快。 朱世伯立即暂停会议，对连

长们说：“我要马上去师部开会，军情火急，回来再传达。 ”

十六师师部院子。 师长周球保、政委晏福生、参谋长刘子

奇、政治部主任李铨都威严地站在阶沿上，几十名团干和

师机关部份参谋干事齐刷刷地站在院子里。朱世伯明显感

觉到，这不像一次常规的干部会议，更像是一次战前出征

誓师会。

气氛非常凝重。师长周球保和政委晏福生先后作了军

事形势和政治动员讲话，之后，参谋长刘子奇下达了整编

命令，政治部主任李铨宣读了团级干部任职命令。

一切正如覃团长刚才说的， 覃国翰任四十七团团长，

朱世伯擢任四十七团参谋长。

所有建制整编，人员必须当天到位。 两至三天，红二、

六军团全部启程转移。

虽刚刚进入冬季，到了晚上，风一吹，冷飕飕的。 朱世

伯忙了一整天，感到真的疲乏，润湿的脊背在深夜慢慢有

了沁肤的寒意。

他回到新婚的小家里，妻子红梅还没睡，手里拿着那

荷包，油灯旁还有针线，显然是刚刚绣完了荷包。

推门声，让红梅的心怦怦跳起来，知道他应该回来了，

这不，一直在边绣荷包边等他吗？她羞怯地双手捧着荷包，

拢在胸前。

朱世伯没有了昨晚的拘谨，爱怜地走到床前，坐在妻

子的身边。伸手将妻子胸前的双手握住，又掰开，取出刚刚

绣完的荷包。 他看了看，情不自禁地说：“红梅，真好看。 ”

红梅羞赧地瞟了瞟丈夫，嗲嗲地说：“你是说荷包，还是说

我？ ”

朱世伯看着妻子那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故意说：“当

然是荷包呀，怎么啦？ ”他有意拉长那似乎很不解的语调，

意思是说，这么浅显的问题，还需要解释吗？

眨眼间，红梅脸上的微笑与娇羞无形消逝，变成沮丧，

头也慢慢扭向一边。

“哈哈，小傻瓜，我的小傻瓜……”朱世伯突然爽朗地

笑起来，“肯定是我的红梅好看啦， 你是世界上最好看的，

红彤彤的红梅……”说罢，捧起妻子的脸，在她的额头上用

力地印了个热吻，还故意吻出清脆的“啵”的声响。

“你坏，你坏，你欺负人，欺负人……”红梅一下子噘起

小嘴嗔笑起来，“我要告诉覃团长的。”一边撒娇，一边双手

在丈夫的胸膛上咚咚地敲。

“好啦好啦，”朱世伯一把将妻子抱起，放在自己的大

腿上，揽在怀里，“我向你赔罪啦。 ”双眸，一直深情地看着

妻子。

红梅被看得双颊飞羞，脉脉地说：“你说，你喜欢红梅

什么？ ”

“喜欢，喜欢你漂亮、聪明、活泼、开朗……”朱世伯正

扳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

“停！ ”红梅突然伸手捂住丈夫的嘴。 虽说是听得乐滋

滋的，心里就像吃了蜂蜜，但又觉得有些爱慕虚荣之嫌，就

岔开话题，“我是说真正的红梅， 在寒冬腊月里开放的红

梅。 ”

朱世伯沉吟片刻，说道“我喜欢，红梅的骨气和傲气！

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纵然百草枯萎，万木凋零，它依然忘

我怒放，笑傲天地，像沸腾的热血，像熊熊的火焰。 ”

“哎，你说，我们的红二、六军团是不是就像红梅？ ”红

梅打断丈夫，问道。

“像，不仅仅是像，而且本身就是！ 在这一片白色恐怖

的寒冷季节里，红军就是一棵顶风傲雪的红梅树，我们每

个红军，就是树上一朵朵盛开的梅花。 ”

红梅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哦，有件大事，我今天

被通知调到军部， 说是去搞宣传。 都说部队要转移了，是

吧？ 你有什么变化吗？ ”

朱世伯听到妻子调到军部，有些诧异，但又觉得在当

下，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我吗？ 我调到四十七团当参谋

长，覃团长当四十七团团长。 ”

“你升团参谋长啦？ ”红梅高兴地看着丈夫，“好呀，让

我看看。 ”她一下站起来，双手搭在丈夫肩头，心头由衷的

欣喜挂在眼角，上下打量着，“嗯，有派，还真是个参谋长的

派！ 不过，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

四

寒冬，大地一片萧瑟。

新婚仅仅三天的朱世伯与曾凤英伉俪， 因为战事，不

得不各随队伍，开拔出征。

还不是最冷的时节，梅花还没有开放。 红梅万般不舍

地看着整装待发的丈夫，噙着泪将梅花荷包，放进丈夫上

衣口袋，而后轻轻地摁了摁，挥着手，目送丈夫起程。

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红二、六军团，面对敌军二十二个师一百三十余团约

四十多万人的重兵压境，被迫从湘鄂川黔苏区撤出，兵指

贵州，去贵州东部创建新的根据地。

后有追兵，前有阻敌。转移的第二天黄昏，部队便在大

庸与溪口之间的张家湾，遭遇敌军阻击，战斗激烈……在

红军将士英勇顽强地攻击下，终于打败了守敌，在敌军的

包围圈上艰难地撕开第一道口子，成功地突破了澧水封锁

线。

一路有敌军追兵 ，一路战事不停 ，打打走走 ，走走打

打，部队行进得异常艰难。经过一个多月的边打边走，在年

底到达了芷江的冷水铺一带，将敌军甩开了一段路程。二、

六军团终于稍微轻松地在此度过了一九三六年元旦。

一月二日，红四师攻占了晃县和龙溪口。四日，红五师

攻占了贵州玉屏县城。

眼下，二、六军团首长贺龙与萧克认为出现了一个难

得的战机。敌军大部兵力已被甩较远，尾追较紧的敌人，只

有湘军李觉纵队和陶广纵队，而其主力距离红军有两三天

行程，其中的章基亮十六师追得最为卖命，从芷江向晃县

一路紧咬狂追，势必将红军斩尽杀绝，并自我感觉以其一

师之力，便能耀武扬威地将红军赶出湖南境内。

章基亮的美梦，毕竟只是一个梦。 贺龙与萧克觉得这

是自桑植撤出以来，难得的一个战机。 章基亮师仅有四个

团，孤军冒进，可以伏击速歼。 于是，总指挥部四日研究决

定：吃掉章基亮的十六师！具体是，在芷江与晃县交界的新

店坪一带，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口袋阵，待敌十六师进入伏

击圈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战速决，干悼十六师。 战

斗，由红六军团的两个师正面主攻，红二军团负责切断便

水渡口。

萧克对这一首长决心和作战部署非常满意，如果一举

歼灭了章基亮的十六师， 既极大地震慑其他国民党追兵，

迟滞敌军进攻势头， 也还会大大地鼓舞与振奋部队的士

气。

贺龙衔着烟斗，也露出了轻松的微笑。 “我们只要干净

利索地一口吃掉敌十六师，什么李觉呀陶广呀还有其他什

么乌龟王八，也将不敢再贸然孤进！况且地方军阀，都有自

保实力的痼疾，我军现已处湖南边界，他们想独自为战，那

是痴人说梦。 ”他吸一口烟，缓缓吐出，接着说，“如此一来，

我们还可以就此立足，建立新的湘黔边界根据地。 ”

一月五日拂晓，朱世伯所在的十六师和十七师，顶着

凛冽的寒风飞雪，疾速向芷江和晃县两县交界地的新店坪

出发，先后进入对伙铺埋伏圈。一切就绪，就等敌十六师钻

入口袋。

天寒地冻，时间一分一秒过得特别慢。旷地埋伏，就像

待在冰窖里一样，急行军的热汗冷却，恰如一层冰凌贴在

身上，有人哆嗦着，还有人忍不住咳起嗽来。 响声，打伏击

战的大忌。 咳嗽的人，被撤至后方的远处。 不能出声，不能

有任何风吹草动。

下午二时，敌军十六师一个先头团试探性地挺进。 他

们左右观察地形，十分警觉地向前推进。 不知感受到了什

么异样或神经过敏。敌军停止了前进，就地隐藏，并向四处

开枪进行火力侦察。

伏击圈内的敌军龟缩不动了，不断地东一枪西一枪乱

放；而伏击圈外的几个团，已都停止前进 ，全无进圈的迹

象。

怎么办？ 等吧，敌人显然不会再向前推进；不等吧，上

好的战机就将白白贻误断送。

萧克军团长和王震政委当机立断：打！ 出击歼灭！

十六师和十七师的五个主力团， 从山林中直冲而下，

枪声、爆炸声，震耳欲聋。 强行军一天的敌人遭此猛烈打

击，仓皇退缩至附近的牛屎垅高地，据有利地形固守顽抗。

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渐渐打成了拉锯战，消

耗战，双方也互有伤亡。负隅顽抗的敌十六师，在等到敌十

九师和六十三师的增援后，兵力火力大增。枪弹炮弹，疯狂

地飞向红六军团的阵地。 朱世伯的四十七团，被敌军火力

压得抬不起头来，他还差点被炮弹夺去了生命，幸亏通讯

员小伢子眼疾手快，生生将他从阎王殿门口拽了回来。

原本要吃一个章基亮师，阴差阳错没能吃下，现在，敌

人陡增至三个师，这显然是更加吃不下了。消耗战，红军打

不起，既没有预备队，也更没有后援，而敌军是有后援的。

双方都一时不再出击。 朱世伯摸摸被炮弹穿洞的帽

子，又悄悄探出头，往敌军方向望去。发觉敌军的火力似乎

有些稀松了，不再疯狂漫无节制地扫射，好像在等待我军

消耗火力，待我军撤出战斗时穷追猛打，顺势而歼。 去，你

龟儿子想得美！ 他蔑视地朝对面啐了一口。

正想着， 只见覃团长的通讯员跑过来，“报告参谋长，

接师部命令，撤退！ ”

“好，你告诉覃团长，他率部先撤，我留二营一连垫后，

随后就撤。 ”然后，他命令一连长张铚秀，将兵力尽量展开，

断续向敌阵地射击， 目的是不让敌人发觉我军的撤出动

向，坚守三十分钟后，立即快速撤出战斗。

（未完待续）

梅之魂

翟河贵


